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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瓦洛诗学的古典主义标签榷疑

王夏
（云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布瓦洛诗学不完全等同于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是其诗学内容的主要部分，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也蕴含激
情、感性、诗意的非古典主义思想。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一致性与异质性并存的复杂样态凸显了文学精神与时代精

神之间的张力关系，折射出布瓦洛诗学对于文学的启示与关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典主义成就了布瓦洛诗学的深刻

内涵。辨识布瓦洛诗学的多元集成，反思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是突破布瓦洛研究被标签化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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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古拉·布瓦洛·德普雷奥（ＮｉｃｏｌａｓＢｏｉｌｅａｕ
－Ｄｅｓｐｒéａｕｘ，１６３６—１７１１）是 １７世纪法国重要的
诗人、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著有《诗的艺术》（Ｌ’
ＡｒｔＰｏéｔｉｑｕｅ）、《讽刺诗》（Ｓａｔｉｒｅｓ）、《诗体书简》
（?ｐｔｒｅｓ）、《唱经台》（ＬｅＬｕｔｒｉｎ）、《小说人物的对
话》（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ｄｅｓｈéｒｏｓｄｅｒｏｍａｎ）、《读朗吉努斯
感言》（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ｏｎｇｉｎ）、《论蒙娜丽莎》（Ｌａ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Ｊｏｃｏｎｄｅ）、《颂诗》（Ｏｄｅｓ）等主要作
品，包括文艺理论、讽刺诗、颂诗、诗体书简、评论、

信札等文体类型。除此之外，布瓦洛还将朗吉努

斯（Ｌｏｎｇｉｎ）的文艺理论著作《论崇高》（Ｔｒａｉｔéｄｕ
Ｓｕｂｌｉｍｅ）从古希腊文翻译成法文。

法国国内对布瓦洛诗学的研究从 １７—１８世
纪基于“理性”“趣味”的古典主义核心术语的反

思①开始，到１９世纪由现代性引发的对古典主义
价值的重估②，再到２０世纪至今对布瓦洛诗学的
冷静审视，这种研究的持续性表明布瓦洛诗学作

为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文脉和欧陆诗学的重要环节

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最近３０年以来，布瓦洛诗学

研究由基于古典主义的诗学理论探讨转向多维度

的主题研究，学者们的关注视角由布瓦洛的“古

典主义的立法者”身份转向其诗人、批评家、道德

学家等身份，从多重维度探析布瓦洛诗学的道德

内涵、讽刺艺术、批评理论以及崇高美学等多样化

特征③。２０２１年，法国中学、大学教师资格会考

《现代文学》科目围绕布瓦洛作品展开，其丰富的

诗学财富再次激起人们的研究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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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的研究以让－巴蒂斯特·杜博神父（Ａｂｂé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ｄｕＢｏｓ，１６７０—１７４２）的《对诗与画的批判性反思》（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ｃ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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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鸠（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１６８９—１７５５）的《论趣味》（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ｅｇｏｔ，１７５７）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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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ｓｔｈéｔｉｑｕｅｄｅＢｏｉｌｅａｕ，１８８９）注意到古典主义统摄下的布瓦洛美学特征，即“完美的语言和成熟的民族特质”；古斯塔夫·朗松（Ｇｕｓｔａｖｅ
Ｌａｎｓｏｎ，１８５７—１９３４）的《布瓦洛》（Ｂｏｉｌｅａｕ，１８９２）则升华了布瓦洛作为法国趣味和法国精神标识的文化内涵：“我们其余的法国人，我们
每一个人的血液和骨髓里都有布瓦洛。因为我们都不会放弃真实、有趣、明晰和简洁”（参见ＧｕｓｔａｖｅＬ．Ｂｏｉｌｅａｕ．Ｐａｒｉｓ：Ｂｒｏｄａｒｄ＆Ｔａｕｐｉｎ，
１９４６，ｐ．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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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对于布瓦洛诗学的多样形态以及

法国对布瓦洛诗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我国学界知

之甚少。国内目前除了《诗的艺术》有中文译本，

布瓦洛的其他作品并未有完整译本面世，这种译

介情况影响了学界对布瓦洛诗学的深入研究。朱

光潜、朱立元、刘旭光等国内知名学者将布瓦洛作

为西方诗学史和美学史上“古典主义的奠基人”

加以介绍，紧扣布瓦洛诗学的核心思想，论述精

辟①。张颖认为 １７世纪法国美学存在与古典主
义相悖的非理性特征，但对布瓦洛诗学的剖析仍

局限于古典主义的框架之下②。

鉴于国内外布瓦洛诗学的研究现状以及布瓦

洛诗学在西方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布

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关系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系

统的总结。本文基于对布瓦洛作品的整体研究，

剖析其诗学的真实内涵和价值，反思文学精神与

时代精神之间的张力关系，力求全面客观地厘清

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关系，进而为反思新时

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

一　古典主义与布瓦洛诗学的内在
联系

何为古典主义？这是厘清它与布瓦洛诗学的

首要问题。学界对这一术语有不同的定义。伊曼

纽尔·伯里（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Ｂｕｒｙ）认为“古典主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ｓｍｅ）这一术语指涉的是被视为典范的，
应该在教室里学习的古希腊古罗马作家，同属于

文学史和思想史范畴。法国古典主义很早就被赋

予伟大和庄严的思维特征，以至于它不像其之前

或之后的文学流派一样需要撰写“宣言”才能明

确其典范性③。这一点在 １８７２年《利特雷词典》
（Ｌ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ｄｅＬｉｔｔｒé）对“古典主义”的定义中
得到了证实：古典主义是指“古代作家的忠实拥

护者或１７世纪经典作家的体制”④。事实上，这
与“古典”（法语ｃｌａｓｓｉｑｕｅ，源自拉丁文ｃｌａｓｓｉｃｕｓ）一

词所包含的“第一等的公民”“作为模范和榜样的、

最重要的”的词源学意义吻合。《法语宝藏：１９、２０
世纪语言词典》（Ｔｒéｓｏｒｄｅｌａｌａｎｇｕ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Ｄｉｃ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ｄｅｌａｌａｎｇｕｅｄｕ１９ｅｔｄｕ２０ｓｉèｃｌｅ）在古典
主义的“典范性”层面上增加了具体的标准和特

征，将１７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定义为以理性、高雅、
和谐、明晰、简洁为具体标志的文学思潮⑤。

法国古典主义的这种具体标识具有极其深刻

的理论内涵，这与它诞生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从历史与政治角度看，由于长期的宗教战争和阶

级矛盾纷争，渴望和平与稳定成为１７世纪法国民
众的心声，建立和巩固绝对君主专制制度无疑是

法国当时最大的政治诉求。从社会现实的角度

看，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法国民众渴求欲望的

解放和情感的宣泄，攀比、拜金等不良风气盛行，

社会道德衰败。这种无节制的社会现实逐渐蔓延

至文艺领域，催生了追求表达自由和表现手法极

其夸张的巴洛克文学，“约在１５９０—１６４０年期间，
一些巴洛克诗人为我们留下了有时近乎是病态的

思索”⑥，后来进一步发展为矫揉造作、轻浮冗长

的沙龙文学。与此同时，粗俗诙谐的市民文学泛

滥。整个文坛充斥着混乱与失范的风气，它们腐

蚀着人们的心灵，不利于专制国家的思想统一。

笛卡尔（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理性哲学的出现，为 １７
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带来了希望。这种崇尚明晰、

条理、秩序与完美的理性遂成为君王统治的法宝，

古典主义应运而生。

基于这种历史和现实发展起来的古典主义推

崇理性，是一种判断是非、鉴别善恶的能力，一种

克制、审慎的尺度，它基于“像真性”原则（ｌａｖｒａｉｓ
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即作家所讲述和所再现的一切必须
像真的，符合常情常理和当时社会理想的伦理规

范，凸显了文学惩恶扬善、教化感化的社会功能。

一方面，这在思想内容上决定了文学的高雅趣味

和伦理导向。古典主义要求作家“首须爱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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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Ｂ．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ｄｕ１７ｅ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ＡｒｍａｎｄＣｏｌｉｎ，２０１５，ｐｐ．１０１－１１７．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Ｂ．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ｄｕ１７ｅ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ＡｒｍａｎｄＣｏｌｉｎ，２０１５，ｐｐ．１０１－１１７．
ＰａｕｌＩ．Ｔｒéｓｏｒｄｅｌａｌａｎｇｕ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ｄｅｌａｌａｎｇｕｅｄｕ１９ｅｔｄｕ２０ｓｉèｃｌｅ（１７８９—１９６０）．Ｐａｒｉｓ：?ｄｉｔｉｏｎｄｕＣｅｎｔ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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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
芒”①。高乃依（ＰｉｅｒｒｅＣｏｒｎｅｉｌｌｅ）的《熙德》（Ｌｅ
Ｃｉｄ，１６３６）、《贺拉斯》（Ｈｏｒａｃｅ，１６４０）、《西拿》
（Ｃｉｎｎａ，１６４２）宣扬理性和荣誉至上，经艺术化的
处理，塑造了个人情感服从于国家理性的民族英

雄形象；拉辛（ＪｅａｎＲａｃｉｎｅ）的《菲德尔》（Ｐｈèｄｒｅ，
１６７７）、《安德洛玛刻》（Ａｎｄｒｏｍａｑｕｅ，１６６７）以无节
制的欲望招致的悲剧结局从反面给予人警示，教

育人必须学会用理智克制情感。这些都是体现古

典主义思想性的扛鼎之作，既深刻动人又自然遒

劲。古典主义这种思想层面的伦理性不仅仅体现

在创作作品上，也体现在对作家的主观人格和道

德修养要求上。古典主义主张文章道德一体。国

王路易十四倚重布瓦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犀利

尖锐的讽刺风格中流露出的正气和胆识，他想用

布瓦洛鞭策那些平庸而自负的诗人，充分发挥文

艺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古典主义的理性在表

现形式上决定了文学追求完美的外在诉求。从

１７世纪初马莱伯（ＦｒａｎｏｉｓｄｅＭａｌｅｒｂｅ）、沃日拉
（Ｖａｕｇｅｌａｓ）等人从语法、修辞学、诗学等方面大力
提倡净化和规范法语，１６３４年黎世留（Ａｒｍａｎｄ－
ＪｅａｎｄｕＰｌｅｓｓｉｓｄｅ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组建法兰西学院，通
过组织和编纂《学院词典》（Ｌ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ｄｅ
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规范法语以提供典范风格，到
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技巧与风格，如拉封丹（Ｊｅａｎ
ｄｅｌａＦｏｎｔａｉｎｅ）的《寓言》（ＬｅｓＦａｂｌｅｓ）朴实优美，
拉罗福什科（ＬａＲｏｃｈｅｆｏｕｃａｕｌｄ）、拉布吕耶尔
（ＪｅａｎｄｅＬａＢｒｕｙèｒｅ）的箴言体简洁明晰，莫里哀
（Ｍｏｌｉèｒｅ）用韵自然，在戏剧创作中遵循“三一
律”，再到布瓦洛所编著的《诗的艺术》中的诗学

法则，无一例外都体现了古典主义企求净化法语、

革新法语，规范和整饬诗坛秩序的思想。从内容

到形式，古典主义将笛卡尔的真善美同一的逻辑

推演转化为对文艺创作和评价的要求和准则②，

不失为一种“文艺上的规范主义”③。虽然古典主

义作为一种绝对君主专制的产物，从国王对文艺

的扶植、掌控到法兰西学院对文艺自上而下的监

管，不可避免具有“艺术国家化的特征”④，甚至在

很大程度上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但这也掩盖不

了法国古典主义追求理性、规范和完美的深刻

内涵。

布瓦洛诗学发轫于法国古典主义时期，二者

关系密切。其联系就在于布瓦洛将古典主义对理

性、规范与完美的追求视为文学的最高要求和标

准。《诗的艺术》被誉为“古典主义的法典”，布瓦

洛本人也因此得名“巴那斯山的立法者”⑤和“古

典主义的代言人”⑥，诚如亚历山大·格芬（Ａｌｅｘ
ａｎｄｒｅＧｅｆｅｎ）所说，“布瓦洛这位‘巴那斯山的摄
政王’已经成为集规范与理性于一体的法国古典

主义的象征”⑦。这让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

联系成为昭然若揭之事。当前国内学界习惯于将

布瓦洛诗学贴上“古典主义”标签，将二者完全等

同，正是基于对《诗的艺术》的认知。然而，这种

一致性不仅仅体现在其文艺理论专著《诗的艺

术》上，还体现在布瓦洛的其他作品中，它们形成

了互文性的阐释空间，共同谱写了布瓦洛诗学与

古典主义的和谐乐章。

在《读朗吉努斯感言》和《论崇高》的法译本

中，布瓦洛将思想的伟大和情感的高贵⑧视为朗

吉努斯“崇高”概念形成的五要素中最重要和最

根本的因素，理性与崇高的结合为崇高的思想和

道德的力量找到了有力的支撑，丰富和深化了

《诗的艺术》中的理性与文章道德合一的思想；在

《论蒙娜丽莎》中，布瓦洛针对拉封丹和布雍对蒙

娜丽莎这一人物的改写进行对比评述，并重申了

“像真性”的批评立场⑨。在《小说人物的对话》

中，布瓦洛批评了那些与历史或神话人物同名，却

９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页。
朱立元：《西方美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６９页。
李思孝：《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４页。
张颖：《１７－１９世纪法国美学主潮》，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２年版，第１７页。
圣伯夫：《布瓦洛评传》，参见布瓦洛：《诗的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２页。
布瓦洛被誉为“新古典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参见朱立元：《西方美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７１页），“法国古典主

义至高无上的指导者”（参见冯寿农：《法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外语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４６页），布瓦洛遂成为当之无愧的“古典主义代
言人”。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Ｇ．“Ｂｏｉｌｅ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ｓ”．Ｉｎ：ＣａｒｏｌｅＴａｌｏｎＨｕｇｏｎ．Ｌｅｓｔｈéｏｒｉｃｉｅｎｓｄｅｌａｒｔ．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ｐｐ．８９－９０．
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８４页。
ＮｉｃｏｌａｓＢＤ．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６６，ｐ．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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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都不像他们的小说人物，他们文雅卑微的形

象不像真的，因为真正的英雄必须伟大、威严，并

富有高尚的感情，这印证了《诗的艺术》提出的

“写英雄爱着美人，不过莫把他写得像牧人一样

微温”①的“像真性”原则。在《讽刺诗》和《诗体

书简》中，“理性”“真实”“道德”和“崇高”的意义

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文论范畴，演变为布瓦洛对社

会、人性、风俗和命运思考的准则。对于“从十五

岁起见坏书就觉恶心”②的布瓦洛来说，“用讽刺

诗改良道德风尚”③是他的志向，讽刺和批判不良

趣味和平庸作家、捍卫“崇高的巴那斯”④是他的

使命，追求完美的古典主义思想必然很容易走进

他的心灵，最终逐渐内化为诗人的人格理想和诗

学信仰⑤。这些著述与古典主义的理想信条上下

呼应，有的丰富和深化了古典主义的思想，有的体

现了布瓦洛作为诗人、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责

任与担当。布瓦洛追求完美与卓越的人格理想、

诗学信仰与理性、规范的古典主义思想互相融合，

体现出二者内在的一致性。

二　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异质性
作为滋生于古典主义氛围中的布瓦洛诗学，

它与古典主义既联系甚密，又有所区别。古典主

义文学思潮肇始于法国 １７世纪初期，繁荣于 １７
世纪中叶，衰败自１７世纪末期。法国文学史家郑
克鲁把法国 １６１０—１７１５年的文学思潮称为古典
主义⑥。布瓦洛诗学则主要指从 １６５３年布瓦洛
开始步入文坛到１７１１年逝世的这个时期，涵盖古
典主义的中后期。从本质上看，古典主义是文艺

思潮，布瓦洛诗学是布瓦洛的诗学理论集成，是他

对文学精神的独特阐释。布瓦洛诗学具有与古典

主义相重叠的部分，但也包含平凡而真实的情感

欲求、主观而感性的批评和诗意的沉思，它们与古

典主义迥然不同，从而构成二者的本质差别。

其一，古典主义以理性为圭臬，主张用理性控

制情感，宣扬国家利益与国王荣誉至上的“大我”

思想，很大程度上存在对“小我”世界的忽略和隐

匿，布瓦洛作品中却不乏对个体平凡而真实的情

感欲求的书写。在《讽刺诗一》（ＳａｔｉｒｅＩ）和《讽刺
诗六》（ＳａｔｉｒｅＶＩ）中，布瓦洛将对欺骗、偷盗等坏
风俗盛行的巴黎的厌恶之情和盘托出。他企图逃

离浮华而丑陋的城市生活，隐居乡村，在幽静的自

然中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创作的灵感。在诗人眼

中，“悲伤、贫困，与世隔绝的巴黎”⑦是诗人挥之

不去的痛，唯有乡村才是他“唯一的避风港”⑧：

“巴黎是富人的乐土。无需走出城市，他就能找

到乡村。他可以在周围都是葱绿树林的花园里，

把春天隐藏在冬季。徜徉于那满园的花香中，保

持他那甜蜜的梦想。而我呢，多亏了这既没有光

芒，也没有地位的命运，我居住在我可以住的地

方，我的命运像在讨上帝开心一样。”⑨

即便巴黎式的宁静只属于富人，但乡村式的

宁静与自由，却是布瓦洛一直追寻的梦想，是他的

心灵栖息之地。在《诗体书简六》（ＥｐｔｒｅＶＩ）中，
布瓦洛在拉罗什吉永（ＬａＲｏｃｈｅ－Ｇｕｙｏｎ）小镇附
近的小村庄把《讽刺诗六》中所描绘的这幅梦想

的乡村画卷变成了现实：“我平静的内心在那里

得到充分的享受。在那些日子里，帕尔卡女神追

随着我。在挡住我所有欲望的小山谷里，我几乎

获得了清新而踏实的乐趣。时而，一本书在手，漫

步在草原中，那些有益的梦想填满我的理性；时

而，我寻找构思的一句诗的结尾，在树林的一角，

我找到那些逃离我的文字。”瑏瑠

透过对乡村生活与自然的诗意描写，布瓦洛

寄情山水的田园牧歌式理想与向往真诚与自由的

内心吁求清晰可见。在那里，人与景、诗与思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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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７页。
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９２页。
ＥｍｉｌｌｅＭ．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ｅｓｕｖｒｅｓｄｅＮｉｃｏｌａｓ· Ｂｏｉｌｅａｕ·ＤｅｓｐｒéａｕｘｅｔｄｅＧｉｌｌｅｓｅ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Ｂｏｉｌｅａｕ．Ｐａｒｉｓ：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ｄｅｌａ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１９２９，ｐ．８．
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页。
参见王夏：《布瓦洛诗学的内在品质》，《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王夏：《布瓦洛论“诗与真”》，《法语国家与地区研

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王夏：《布瓦洛形象论争之考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１期。在此不再赘述。
郑克鲁：《法国文学史（上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０５页。
ＮｉｃｏｌａｓＢＤ．Ｓａｔｉｒｅｓ，Ｅｐｔｒｅｓ，Ａｒｔｐｏé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８５，ｐ．６８．
ＮｉｃｏｌａｓＢＤ．Ｓａｔｉｒｅｓ，Ｅｐｔｒｅｓ，Ａｒｔｐｏé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８５，ｐ．１９０．
ＮｉｃｏｌａｓＢＤ．Ｓａｔｉｒｅｓ，Ｅｐｔｒｅｓ，Ａｒｔｐｏé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８５，ｐ．９３．
ＮｉｃｏｌａｓＢＤ．Ｓａｔｉｒｅｓ，Ｅｐｔｒｅｓ，Ａｒｔｐｏé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８５，ｐ．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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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诗人最终也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幸福。对

于有着“不羁的性格、过分自由的脾气”①的布瓦

洛来说，追求宁静的乡村生活是诗人寻求内心平

静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诗人游离于理性，忠实于

自我的写照。《诗体书简十一》（ＥｐｔｒｅＶＸＩ）是布
瓦洛献给他的园丁安东尼（Ａｎｔｏｉｎｅ）的一首诗，他
在奥特伊（Ａｕｔｅｕｉｌ）的花园里亲切地与他交谈：
“安东尼，这是疲倦和困难。世上的人们总是一

副焦虑、局促不安的样子。”②这种对人性的洞察

与忧思在《致布霍斯特的信》（ＬｅｔｔｒｅｓàＢｒｏｓｓｅｔｔｅ）
和《致拉辛的信》（ＬｅｔｔｒｅｓàＲａｃｉｎｅ）中同样存在，
我们总能感受到布瓦洛作为诗人、史官等多重身

份的困惑和作为平常人的情感主张……这些直抒

胸臆的表达既超出了古典主义教化和理性的范

畴，又传达出一种与古典主义所宣扬的基于理性、

荣誉与崇高的“大我”精神截然不同的、平凡而真

实的“小我”世界。

其二，笛卡尔理性哲学以怀疑、演绎和推理为

特征，追求思想的明晰与确凿，是法国古典主义作

家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文艺的方法。“直到 １７
世纪中叶，法国作家要想有条不紊地处理较大的

题材，从中得到一点可靠的知识，他面前唯一可以

采用的方法就是笛卡尔的方法。”③然而布瓦洛作

品中仍不乏主观而感性的批评，它们似乎与这种

理性的方法无关。布瓦洛敢于点名批评众多名声

在外的作家，责骂他们诗作平庸、道德败坏④。所

得出的结论大多不提供详实的证据和论述，缺乏

逻辑分析与推理，以至于其批评论被视为“文学

审判”。再比如，布瓦洛对龙沙的批评有失偏颇，

缺乏客观公正的立场⑤，对戏剧起源的错误描述⑥

也反映出其批评的主观特征。

在《讽刺诗十》（ＳａｔｉｒｅＸ）中，布瓦洛毫不掩

饰对妇女的厌恶和偏见：“总有一些放荡成性的

女人，生活堕落，毫无分寸和规矩……她们身上有

三点明显的特征：不守贞节、爱卖弄风情、吝啬。

还有那古怪的坏脾气！”⑦这些论述很大程度上是

布瓦洛的主观感受，他对妇女的厌恶与其幼年丧

母、痛失挚爱、终身未娶的悲苦经历以及对女性有

限而敏感的印象密切相关，这种对妇女与婚姻的

批判最终遭致贝洛（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ｅｒｒａｕｌｔ）等人的强烈
抨击⑧。这种主观式的任性批评在布瓦洛早期的

讽刺诗中尤其突出。例如在《多样化诗歌和讽刺

短诗四十九》（Ｐｏéｓ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ＥｐｉｇｒａｍｍｅＸＬＩＸ）
中，布瓦洛写道：“您以更多的无知和愤怒抨击古

希腊和古罗马的这些英雄，因此，您犯了同样的错

误。贝洛先生，您是国王吗？您希望人们怎么称

呼您？”⑨布瓦洛与贝洛之间结怨已久，这种批评

明显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报复性，其任意和主观

性大大削弱了批评力度。布瓦洛也因此树敌无

数，被人视为疾恶如仇的、暴躁的“狮子”瑏瑠。

其三，古典主义重视规则和说教，但在布瓦洛

的作品中却不乏诗意的沉思。在《诗的艺术》中，

伴有第一人称“我”的抒情性表达时常出现：“我

宁爱一条小溪在那细软的沙上，徐徐地蜿蜒曲折

在那开花的草场，而不爱泛滥洪流骤雨一般地翻

滚，在泥泞的地面上挟着砂石而奔腾。”瑏瑡这种诗

性的表述取代了与 “古典主义法典”契合的说教

风格和具有规定性的无人称陈述（法语通常使用

无人称代词 ｏｎ），并且常常伴随着以第二人称
“你”为标识的劝戒、征求与交流的口吻：“你也追

随吧；要爱他语言纯净，效法他用字遣词既巧妙而

又清明……从从容容写作吧。”瑏瑢可以说，布瓦洛

成功地“将诗歌的诗性思考与散文式的批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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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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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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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９８页。
ＮｉｃｏｌａｓＢＤ．Ｓａｔｉｒｅｓ，Ｅｐｔｒｅｓ，Ａｒｔｐｏé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８５，ｐ．２１６．
朗松：《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７１页。
王夏：《布瓦洛形象论争之考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页。
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５页。
ＮｉｃｏｌａｓＢＤ．Ｓａｔｉｒｅｓ，Ｅｐｔｒｅｓ，Ａｒｔｐｏé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８５，ｐｐ．１２８－１３２．
贝洛写了《为女人的辩护》（Ａｐ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ｆｅｍｍｅｓ）回击布瓦洛反对妇女的《讽刺诗十》，参见郑克鲁：《法国文学史（上卷）》，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０６页。
ＮｉｃｏｌａｓＢＤ．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６６，ｐｐ．２６２－２６３．
ＮｉｃｏｌａｓＢＤ．Ｓａｔｉｒｅｓ，Ｅｐｔｒｅｓ，Ａｒｔｐｏé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８５，ｐ．１８５．
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页。
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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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①，《诗的艺术》“并非写给博学者的论

文，而是一首写给读者的诗”②，其间流露出作者

诗意的沉思。

纵观布瓦洛的全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与理

性至上，严肃教化的古典主义思想主旨截然不同

的是，布瓦洛诗学中那些任性、随意、主观的批评、

抒情性的描述、感性的思考，或温润，或犀利，或诙

谐，或尖刻……这些文本超出了古典主义文论的

范围，披露出一个迥异于标签化的古板老夫子布

瓦洛。那里有一个活生生的布瓦洛的思想和情感

世界。其中的文字有声息，有心跳，较真切地披露

出布瓦洛的情感体验，呈现出有别于古典主义的

诗学风貌。

三　古典主义成就了布瓦洛诗学的深
刻内涵

上述对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的区分有助于

人们全面深入地把握二者的特征，但这样的区分

又面临将二者割离的危险。因为正是在古典主义

的语境中，布瓦洛诗学才披露出文学精神与时代

精神之间的张力关系，显示出其深刻内涵。

何为文学精神？顾名思义即文学的精神，或

曰赋予文学作为文学的活生生存在的精气神。换

言之，文学精神是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依据，是

体现文学活力和内核价值的凝聚。那么，文学原

本的样子是什么？栾栋先生有一段话很有见地，

他说：“从终极处透视，文学是一种非疆域的人文

现象，它不是急功近利的反光镜，也不是玲珑剔透

的象牙塔，更不是歌喉百转的鹦鹉鸟，而是与天地

气息通感的人类文化原生态，是人类超越自身局

限的化解性的精气神，是与社会正负价值切磋磨

合的非自我中心话语。”③这种对文学本然的透彻

领悟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应然（纯

文学、雅文学）和文学已然（被现实权力话语所规

训和整合的文学或曰意识形态文学），它是文学

文化的一体化，是雅文学与俗文学的集合，是人文

世界的自然交响。“真如者，自然而然之生态，通

天彻地之真谛。文学真如是什么？文学非文学，

即文学既是文学而又是他化中的别样存在。”④这

两种说法都统一于文学的本真生态，只不过第二

种论述更抽象和概括。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文学

精神必然不能仅仅“作为一种理性智慧的结晶和

形而上的哲理品格”⑤。在栾栋先生看来，“文不

成学，艺不受体，生于现实而非现实，处于社会而

出社会，在思维机制中而逸出思维机制，这才是文

学亦或艺术的真精神”⑥。“文学的根本品质在于

化感通变，真正的精神就是通和致化。”⑦“通和致

化”⑧折射出文学特有的气质、气度和秉性，是文

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法宝。

而时代精神是标识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带有普

遍性的精神文明，是体现一个时代共同的、能产生

积极影响的集体意识。文学的精神与时代精神相

关。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是应时代精神而生，必

然应该反映时代精神，但不能过分依赖于时代精

神而失去自我。过分拘泥于时代精神，文学精神

殆矣。

１７世纪的法国社会所呈现的精神气质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它体现在哲学、文学、艺术、政

治等方方面面，也就是后来人们用“古典”这一术

语所标示的那种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向度。布瓦

洛诗学与古典主义交叠的部分是他对时代精神的

遵从，它与古典主义截然不同的非理性特质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布瓦洛对古典主义的僭越，然而

这种“越轨”符合 １７世纪的真实样态：“走进 １７
世纪，如西哈诺所说，就像走进另一个世界，不仅

仅是一个别样或相反的世界，而是一个全新的世

界。文学，是一个有回声的大房间，还是一个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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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６页。
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０２页。
李西建：《文学的发展与文学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７页。
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６０页。
“通和致化”是栾栋在《文学通化论》中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它立足文学本然与“大人文文学”的广阔根基，旨在从文学的渊

源、发展历程与面临的新境遇深层反思文学和关照文学，倡导一种会通、开放、包容、厚道的文学精神。这种文学精神包含批判、自省的

辟思性思维和自律、谦和的化性品质，是文学突破自蔽性，寻求他化和自我超越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学关照未来的品性诉求，更是文学永

葆生机和活力的必由之路。参见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



第２７卷 王夏：布瓦洛诗学的古典主义标签榷疑

想、新形式的催化剂和发动机。人们用它来表达

和展现这种新爆炸和新思潮。这是一个创造小

说、戏剧芭蕾、歌剧和革新戏剧的世纪，一个我们

可以看见神圣的修辞学与风雅的交谈、崇高与诙

谐、冉森主义与不信教思想并存的世纪，一个努力

寻求和创造平衡的世纪。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仰被

混乱的潮流推翻，就像是朝着某一秩序走来，并赋

予其杂乱的意义。这种杂乱的意义即使在路易十

四王朝的古典主义飞速发展的时期也同样存在，

古典主义最终未能摆脱孕育它的一切。”①

这种杂糅了多种元素的形态是文艺复兴向启

蒙运动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存在。１７世纪，
那是一个古典文化盛行、备受瞩目的年代，一个文

艺复兴之后文艺狂欢的巴洛克时代，更是一个王

朝中心与资本萌芽、自由情绪与权利话语、主流意

识与非主流意识碰撞和融合的时代。这一时代在

理性精神的主导下生发出了多姿多彩的思想文化

成就，诸如形而上学和以科学著称的哲学，如笛卡

尔的新方法论，以形散思深的帕斯卡尔的哲理散

文，以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都很出色的布瓦洛诗

艺，以戏剧和社会批评兼美的高乃依、拉辛和莫里

哀艺术，以文史哲皆好的拉封丹寓言……可以套

用恩格斯评论文艺复兴的名言来评价１７世纪的
法兰西：“那是一个需要天才并且产生了天才的

时代。”②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

时代，也是一个法兰西为欧陆历史和文化挺起脊

梁的辉煌时代。这个时代并非“古典主义”这一

术语可以完全囊括和诠释的文学气象。

以“布瓦洛诗学”为例透析文学精神与时代

精神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布瓦洛诗学

所揭示的文学精神更倾向于时代精神，或者说它

向时代精神靠拢。这种趋于时代精神的“文学精

神”自然不是文学的真精神，因为时代精神有可

能被政治集团操纵和利用，限制和危害文学自身

的发展，诚如栾栋所言，“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视

意识形态文学为文学精神的堕落”③。路易十四

为布瓦洛发放年金、授意他为古典主义撰写法典、

任命他为史官、力荐他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等种种

迹象表明，布瓦洛诗学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意识

形态的影响，这也是他的诗学和古典主义被后人

诟病的原因所在。布瓦洛诗学是被政治规训的应

然和已然的合体，它倡导一种雅化的贵族趣味、普

遍的真实和节情伦理的诗论，以歌颂国王的丰功

伟绩为主调，抑制创作中的想象与情感自由，排斥

和遮蔽文学的本真样态，很大程度上存在对诗学

创造精神的抹杀和戕害，其狭隘、偏执的视角使诗

学陷入非此即彼的僵化中，缺乏“通和致化”的品

性，难以从根本上关照文学。

另一方面，布瓦洛诗学所揭示的这种趋向时

代精神的文学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理想

主义”④，寄托了布瓦洛追求完美的诗学理想。他

将理性、规范、真实、与崇高视为维系文学命运与

发展的最高标准和准则，将真善美合一的理念融

入生命和文字里，从古典主义的《诗的艺术》到讽

刺诗、诗体书简以及其他作品，从“巴那斯山的立

法者”到讽刺诗人、批评家、书信作者和《论崇高》

的译者布瓦洛，再到“古今之争”中的“崇古派”代

表，毋庸置疑，布瓦洛始终对文学寄予深衷。“没

有比真更美了。”⑤“一个有德的作家，具有无邪的

诗品。”⑥“巴那斯多么崇高！精诗艺谈何容

易！”⑦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所反映的是文学在彼

时彼地的一种至高至美的理想，极其纯粹，但不无

意义。它始终代表了人类心灵深处对文学的最高

守望和期许，其坚守和捍卫精神家园的初衷和热

忱是无可厚非的。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这种反映时代精神

的文学思想最终迎来了古典主义文学的繁荣，成

为文艺复兴向启蒙时代过渡这一特殊时期的诗学

象征，也促成了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强盛。

这是古典主义和布瓦洛诗学对法国文学和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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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学识、精神和性格方面的巨人。”（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９版，第４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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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０３页。
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３页。
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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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贡献。布瓦洛诗学逸出古典主义的独特而多

样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它对古典主义的僭

越和创新。然而布瓦洛在努力向时代精神靠拢的

同时却难以企及文学之真精神。布瓦洛诗学所披

露的这种张力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对于文学

的研究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古

典主义成就了布瓦洛诗学的深刻内涵。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布瓦洛，我们不能要求一

个三百多年前的作家能够理解我们今天所说的

“通和致化”的文学精神。布瓦洛诗学的局限性

很大程度上是其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但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笔

无比珍贵的诗学财富。在新时代的我们要坚持文

学的真精神。首先，要领会文学本然的思想，以

“大人文文学”的视野从本根处充实我们的头脑。

因为“没有本根上的圆观宏照，只能在文学与政

治、文学与人性、个性话语与共性话语、中国话语

与西方话语等问题上争高论低”①。其次，要掌握

“文学非文学”的辟思智慧，以“界外”、迂回的视

角在反思、自省中突破常规，因为没有辟思式理

会，就容易陷入是此非彼的僵化与执念中，“过分

拘泥正反，执着心物，藩篱科别，文学殆矣”②。最

后，要培养文学的化性品质，谦以自牧、厚德载物、

润泽天下、关照未来。自由、民主、和平和开放的

新时代精神为文学打开了宽阔而高远的天空，让

我们从布瓦洛诗学中获得经验并吸取教训，秉持

“通和致化”的文学精神，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让

文学在新时代绽放绚丽的光彩。这就是布瓦洛诗

学所披露的文学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张力关系对文

学的启示，为我们全面理解文学和新时代精神之

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反思和参照。

结语

布瓦洛诗学所体现的思想内涵远远比人们给

他的标签“古典主义”更丰富和深刻。布瓦洛诗

学不完全等同于古典主义。追求真善美合一的完

美境界是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共同的内在逻

辑，但布瓦洛诗学中包含的个体生命体验与内心

情感的真实欲求、主观、感性或诗意的沉思却构成

其独特的思想内涵。这些区分有助于厘清布瓦洛

诗学与古典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但又面临将二者

割离的危险。因为，正是在古典主义的语境中，布

瓦洛诗学的非古典主义特征才有意义，它所披露

的文学精神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张力关系才得以显

现，我们才得以收获如此丰富、独特而深刻的诗学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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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９页。
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３７页。


